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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报道和我们没
有任何关系，我现在不方便

对此作出评价。”昨日，新闻
媒体对王燕的伤势诊断作了

报道，不过浙江体操队教练
朱毅弘表示，队里仍不能对
外界提供任何情况。

在王燕不幸摔成重伤
后，记者一直和朱毅弘保持

着联系，并且明显感受到了
他内心的苦衷与压力，“都
快受不了了，希望外界可以
理解教练和家属此时的心
情。”朱教练的嗓音有些沙

哑，他表示，希望媒体在王燕
的伤情尚未完全稳定前，不

要过多报道此事。
据记者了解，对此事高

度重视的国家体育总局体操
中心很可能于今日召开媒体
通气会，对王燕的伤情及处
理意见作一通报。“高健主

任原本打算今天下午就召开
发布会，后来还是觉得应该
先探视王燕，了解伤情后再
召开媒体通气会比较合
适。”一名体操中心官员告
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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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下午两点，记者刚
到监护病房门口，就看见两

名身穿白色制服、戴着贝蕾
帽的医院保安在住院部的
停车安检处值勤。两个小时
过后，监护病房外、大厅电
梯口、住院楼四周和停车场
随处可见保安的身影。

一名保安向记者表示，

医院出动了安保部的所有队
员，而这种情况以往并不多
见，“上次我们集体出动是
柯受良在上海出事那次，我
们也是执行命令，希望你们
理解。”一位保安告诉记者。

看到了记者们并没有离去的
意思，保安赶紧找来安保部

的领导来解围。
“我们还没有接到上

级命令允许你们留在监护
病房外，请你们离开。”16
时许，一名身着迷彩服的保

安领导对守在 6层监护病
房外的记者下了逐客令，并
且警告记者不得拍照。10
分钟后，“迷彩服”表示，所
有记者必须下楼，甚至连电
梯口区域也不能停留，但这
一区域并不在“院方规定”

之列。“是什么原因不让你
们留在这，你们自己心里清

楚。希望你们配合离开，不
要让我们为难。”

在将记者请出住院楼
后，负责此次安保工作的安
保部部长表示，媒体若要采

访必须先通报医院宣传科，
然后由院方作出安排。

王燕的伤情引发了越来
越多的人的关注。昨日下午，

体操中心主任高健也亲临医
院看望了重伤中的王燕。
“快看，高健主任来

了！”昨日16时40分许，体操
中心主任高健乘坐一辆别克
商务车驶入上海市第六人民
医院住院部（!"）。尽管医

院保卫科已提前出动了所有
保安进行戒严，但在细雨中
悄然而至的高健，还是没能
逃过几名蹲守在住院部的记
者的眼睛。

高健下车后，在保安的
护卫下，乘电梯前往位于住

院部南3楼6层的监护病房
（ICU）。由于整栋住院大楼
处于保安的“封锁”中，不得
近前的记者只得在楼下静
等。“高主任刚刚上楼，有情
况你们等他下来再问吧。”担
任高健临时坐骑的司机，是

一名身穿黄色 T恤的 40来
岁的中年男子。眼见这辆商
务车吸引了众记者，医院安

保部部长上前和司机进行了
低语交流，并不时用对讲机和

其他保安进行联络。
大约一个小时过后，接到

“指令”的司机突然启动了商
务车。记者刚跟过去，就听见，
“快追住那两个人，不要让他
们跟着车跑。”一名女保安喊
道。放慢脚步后，记者发现商

务车就停在前方100米处的
住院部另一个出口，这时高健
和另一名随行人员刚好上车，
并和送到门口的女医生及一
名官员模样的中年男子挥手
告别。

记者在监护病房门外看

到：病人家属只得在每日 15
时至15时半探视病人，并且
期间不得轮换家属。也就是
说，高健是在医院探视时间
已过的情况下看望王燕的。
“对于来医院看望重症监护
病人的重要来宾和领导，经

医院高层特批是允许探视
的。”一名医院工作人员解
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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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燕的受伤牵动了很
多人的心，作为王燕在浙江

队的师姐，桑兰这两天也对
王燕的伤势发表了一些看
法。但是近来接受采访太过
频繁，桑兰直接让自己的助
理黄剑代为接受采访。
“桑兰最近在准备考

试，最近接的电话太多了。

所以她不太方便接受采
访。”黄剑对记者说。不过
桑兰对王燕的伤情还是很
了解。“我们听说王燕还能
感觉到腿部疼痛，如果这么
说的话，王燕的伤势应该没
有桑兰当年严重。当年桑兰

受伤之后，中枢神经全部阻
断，所以她的腿部没有任何
知觉。”在采访的过程中，
黄剑还特意提醒记者，他说
的这些话都是桑兰说的，也
就是他代为接受采访。

黄剑告诉记者，桑兰认

为王燕还有重新站立起来
的希望。因为武警总医院今
年就成功治疗了一位病人，
他的病情与王燕比较相似。

武警总医院通过神经再造
手术让一个瘫痪的病人重
新站立了起来。“王燕还是
有重新站立起来的希望，她
是一个年轻的小队员，她的
未来还是很美好的，所以奇
迹会发生在她的身上。”黄

剑最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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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第六医院的规定，
重症监护病房（ICU）每天

的探视时间为下午 3点到
3点半，期间只能有一位至
亲进入病房探视病人。从
下午 2点开始，ICU病房
外的走廊里已经挤满了病
人家属。

下午2点45分，两位女

性家属悄悄地等候在人群
中。走在前面的上身穿着一
件黑色的衬衫，下身则穿着
白色的裤子。“她就是那个体
操运动员的妈妈，今天她已
经平静了很多。前两天来一
次哭一次，你看她的眼睛还

是肿的呢。”一位病人家属压
低声音对记者说道。记者望
过去，果然这位穿着黑色衬
衫的女士两眼通红，刘海乱
糟糟地搭在额头上。看到探
望病人的人太多了，王妈妈
从小挎包里掏出手机，打了

一通电话，很快便有医生打
开ICU的铁门，把王妈妈领
了进去。

跟在王妈妈后面的那位
女士静静地站在原地，目光
却一直盯着 ICU的铁门。
“您是王燕的亲戚吗？”记者

上前询问。这位女士既不点
头，也不否认，眼睛还是盯在

铁门上，似乎压根就没有听
到记者的话。记者走近一步，
同时提高了音调。“您是王
燕的亲戚吗？”这次这位女
士还是没有回答，只是掉头
就往电梯口走，记者抢先一
步，堵住了她的去路。

“我们绝对没有任何恶
意，我们知道有关方面给了
您压力。不让你们说话，但
您要知道，王燕发生这样的
事情，谁心里都不好受。但
是如果让更多的人知道王
燕的不幸，这是对王燕的帮

助，我们就是要让更多的人
来帮助王燕。”记者的一番
心里话并没有打动这位女
士。她还是木然地站在原地
一动也不动。时间就在僵持
中一分一秒的过去，半个小
时之后，这位女士的电话响

了。她看了一眼号码，赶紧
往ICU门口跑。原来是王燕
的妈妈出来了。

不死心的记者又走到王
妈妈的面前，泪水还含在她
的眼眶里，她用手悄悄擦去
了滑落的眼泪。王妈妈径直

地往电梯口走，看到记者尾随
其后，她直接从楼梯往楼下

走，记者跟着王妈妈走到了一
楼。走到休息区的时候，王妈
妈终于开口说话了：“你们别
问了，你们这样做不能帮她，
反而可能害了她。”说完便发
疯似地跑了，高跟皮鞋敲击地
面的声音异常刺耳。

尽管院方并不愿意接
受采访，但在记者们的一

再坚持下，该院一位不愿
意透露姓名的主任接受了
记者的采访。“我们正在积
极抢救这个病人，首先当
然是要保住她的生命。王

燕的伤势确实很严重，第
二、三脊柱骨折脱落，伤势
比当年桑兰的情况更加严
重，因为王燕的骨折平面
更高，所以确实比较严重。

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就是
尽最大的可能让王燕恢复
更多的功能。”这位主任介
绍说。

王明亮，江苏兴化人。
他的姐夫骑摩托车下班发
生了车祸，摔伤了脖子，颈
椎第六脊柱断裂。在记者
的采访过程中，王明亮透
露了不少重要的信息。王

明亮说：“我们来了已经好
几天了，每天都来，10日晚

上就看到一个穿着运动衣
的小女孩被直接送进了重
症监护室，伤得很严重。”

因为知道这个小女孩是体
操运动员，医院里的病友
都挺同情她的。所以，每当
医院给予小王燕家属一些

方便的时候，病友们也都
很理解。

聊天中，王明亮告诉记
者，因为每天都来探视家
属，所以自己与王燕的主
治医生徐建广也就熟络了
起来。聊天中，徐建广医生

告诉王明亮，“这个小孩的
伤非常严重，第二、三脊柱
已经骨折了。她重新恢复
知觉，重新站起来的可能
性几乎为零，这个孩子基
本上是残疾了。”

王燕受伤的第二天，第
六医院还特意召集了上海

最著名的几位骨科专家对
王燕进行了会诊。徐医生
在闲聊中告诉王明亮：“我
们接到上面的死命令，不
管能不能让王燕恢复知
觉，但必须要保住王燕的
性命。”

王明亮告诉记者，“重
症监护室的费用可贵了，
不算治疗费，就是住在这
个监护病房，一天的费用
接近 3000块。我姐夫马上
要去动手术了，我们为了
这个手术已经准备了 10

万块钱。如果治好了出院，
至少要 30万。”而据他这
几天在医院观察所知，如
果都用最好的医生，最好
的设备，用最好的药品，这

个费用还要高出一大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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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伤的王燕痛苦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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